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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叙

述。这种“艺术的方式”可以是虚构的，也可
以是非虚构的。前者如小说和剧本，后者如
传记、纪实( 报告) 文学等。
当然，“非虚构”概念是宽泛的。英语中

的“Nonfiction”一词，直译是“非小说”，还可
译为“非虚构文学”。在西方，非虚构不仅涉
及文学，也包含新闻、历史、哲学、社会学( 如
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策奖中
的新闻类和历史、传记、非小说等艺术类) 。
上世纪 60 年代，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
杜鲁门·卡波特等人的“非虚构小说”和“新
新闻报道”在美国盛极一时，成为文学领域
非虚构创作比较早的典型代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引入“非虚构文学”概
念，①刘心武、蒋子龙、刘亚洲等作家曾写过
“纪实小说”，《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还发表
过有关这一写作现象的争鸣文章。上世纪
90 年代，江苏的《钟山》杂志开设“非虚构文
本”栏目，近几年来，王树增等作家称自己的
作品为“非虚构文学”。但至少在 2010 年
《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写作之前，无论是

创作还是理论，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都仅仅

只是一股“潜流”，并未获得更为广泛持久的
呼应。《人民文学》对于“非虚构”写作的提
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非虚构文学”进入主
流文学媒体的视野，使有关“非虚构文学”的
创作和研究成为一个热点。2015 年白俄罗
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又将这一文类写作和研究推

向新的高峰。
相对于文学的“虚构”写作，“非虚构”并

非某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

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譬如非虚构小说、新闻
报道、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
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纪实性影视剧本等
等。我们可以按照文本所体现的作家的写真
意识、文本再现的似真程度以及读者接受时
的真实感效果等三个方面因素，将非虚构文

学划分成“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
两种主要类型。另外，还有一种“仿非虚
构”，如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
它们基本属于虚构、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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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王晖:《美国非虚构文学浪潮: 背景与价值》( 《当代文
艺思潮》1986 年第 2 期) 和《1977 － 1986 中国非虚构文学
描述》( 《文学评论》1987 年第 1 期) 等，缪俊杰、吴炫等人
也在文章中使用过这一概念。



度上具有“非虚构”元素。“非虚构性”或曰
“写实性”是非虚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这一
特性告诉我们，文本所呈现的是经验世界中

给定的现实，是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
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

的特性。① 以此为中心，田野调查、新闻真
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等成为构建非虚构
文学的基本元素。在文学家族中，虚构与非
虚构实际上是共存共荣的。
而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家对现实

与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譬

如对于历史的叙述，即有所谓“宏大叙
事”———通过记录重大历史性政治经济文化
事件、领袖或精英人物的言行，以把握或反思
历史。此犹如黑格尔所言: “所以一种民族
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

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像，即实际发生的事

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②也
可以以一斑窥全豹，用草根、民间性世俗化事
件和细节来演绎历史，显示出充满生活质感

的“小历史”。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二战
时苏军女兵的故事时所说: “我是在写一部
感情史和心灵故事……不是战争或国家的历
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小人物

的故事，那些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诗般深

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被抛

进了大历史。”③如果说，历史有大历史和小
历史之别，那么，在文学中，这种“大”、“小”
历史应当是浑然一体的。这正如文学文本中
“大环境”与“小环境”之间的关系。优秀的
文学文本应当是将主要人物生存的具体生活

环境即“小环境”( 包括其周围的人，身边所
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其发生各种联系的自然

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等) 与这种环境所折射

出来的社会背景、历史趋势即“大环境”的高
度统一。而非虚构文学对于这种“大”“小”
融合的现实与历史的叙述有其独特性，它表

现在，一方面，是要清晰地再现现实或还原历

史的细节质感，创设最为基本的“非虚构
性”; 另一方面，是要超越细节质感，甚至超
越时代、党派、国度、民族或意识形态，进入到
对人性、人道和人类的思考，即人的终极关
怀，回归到“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轨道。

二

在当下语境中，非虚构文学写作之于现

实和历史的独特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新时
期文学”之初，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
学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

“大历史”的直接表达。这在小说以及非虚
构文学中表现明显，譬如发表于《人民文学》
1977 年第 11 期的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发
表于《人民文学》1978 年第 1 期的徐迟的报
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们分别以受到心
灵伤害的青少年和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成

为新时期文学对“文革”历史进行反思的先
声。自此之后，在散文、诗歌、传记和影视戏
剧等文艺样式中，作家艺术家对于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历史、甚至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反
思汇聚成气势恢宏的浪潮。上世纪 90 年代
之后，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包括非虚构

文学在内的许多作家热衷于“小现实”和“小
历史”的展现，对于“大历史”的书写显得更
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
可以看到一些非虚构文学作家对现实和历史

叙述的诚意。他们真实地描述现实，但又不
拘泥于对现实的表现，而是有所超越和提升，

在由无数个日常生活细节、事件以及人物所
组构的“小历史”的“以小见大”中，实现对人
类过去、现实和未来命运的思考。我们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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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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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百年报告文学: 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第 4 页，长
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德〕黑格尔:《美学》( 第三卷下册) ，第 107 页，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第 19 － 20 页，吕宁思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可以开具一个可观的名单和书单来详述这样

的中国作家和作品。然而，在此，我更愿意列
举两位典型的外国作家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位是诺曼·梅勒。文风大胆、言辞犀

利、反叛意识浓郁，是这位美国当代著名作家
给予我们的强烈印记。作为以长篇小说《裸
者与死者》成名的两届普利策奖得主，梅勒
在其非虚构文学作品《夜晚的军队》( 又译
《黑夜军团》或《夜幕下的大军》，1968 年获
普利策非小说奖和美国国家文学奖) 一书中

显示出对现实和历史表现的独特性。这部作
品主要描写的是 1967 年 10 月发生在美国华
盛顿五角大楼前的民众大规模反对“越战”
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夜晚的军队》中，梅
勒把小说的虚构技巧应用于描写真实的事

件，重新点燃了卡波特在《在冷血中》开始的
关于‘高等新闻写作’的批评性辩论之火焰。
梅勒的作品是他根据自己在五角大楼前的示

威游行经历写成的‘真实历史’。和卡波特
的作品一样，提出了关于新闻观念的演变和

美国的写作方向等重要问题。”①长达十余年
的越南战争，是二战后全球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阵营冷战对抗的一个突出象征。由社会
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带来的东西方冷

战，使全球在上世纪 60 年代处于剧烈动荡之
中。在美国国内，社会各阶层对“越战”的反
应充分表现出某种反战和反叛精神。作为作
家和记者的梅勒亲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游行

示威活动，他以《夜晚的军队》对此作出近乎
自然主义式的详尽记录，譬如自由派的晚宴、
恩巴萨德影剧院的演讲、行进中的游行队伍、
河边对抗、五角大楼前示威者与警察的对峙、
主人公梅勒的被捕和审讯等等，逼真地还原

了现实和历史。可贵的是，梅勒没有止步于
此，而是力求通过小说与历史、现实和想像、
写实与虚构交织一体的反“越战”游行的描
述，以“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
说”为作品结构，在看似二元文本的叙述中，

实现超越于现象、现场记录的隐喻象征意义。
这就像海登·怀特所说“它利用真实事件和
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

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
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往那些事件

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②

因此，我们通过作品可以看到，梅勒既对上世

纪 60 年代美国“分崩离析”的社会政治现实
做出尖锐批评、对美国历史做出深刻反思，又
超越狭隘的党派归属、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传达出对人性、人道、人类文化生态和世界和
平的热切关注，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和人类关怀的气度。梅勒因此成为影响美国
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作家，被美国社会文

化批评家琼·迪迪恩誉为“美国伟大的良
心”。
另一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③2015 年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诺贝尔奖首次授予
的非虚构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是

一名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大
学新闻系的记者。“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
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另译“因为
她丰富多元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

气树立了丰碑”)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予阿
氏的授奖词。复调式书写原为巴赫金对陀思
妥耶夫斯基小说特征的评价和总结，此意似

在强调阿氏写作的“多声部”，即作品中的人
物不受作者意识的控制，都具有独立意识和

独立话语，以致形成“众语喧哗”的广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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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霍洛韦尔: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 146 页，
仲大军、周友臯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参见张京
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 171 页，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3。
阿氏的主要作品有:《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1985，苏联参
加二战女兵口述) ; 《我还是想你，妈妈》( 2013，曾为儿童
的健在的白俄人有关二战印象的口述) ; 《锌皮娃娃兵》
( ( 1999，有关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口述) ;《我不知道该
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2005，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爆
炸事件的口述) ;《二手时间》( 20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普
通人生活口述) 。



应，体现表达的自由和多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新闻、文学和

历史的复合体，契合非虚构文学所要求的非

虚构性，在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映上个性凸显。
除二战外，阿氏作品所写的其他事件( 如阿

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爆炸、苏联解体等)
均是作者参与其中、亲身经历、感同身受的。
在叙事上，其作品大多以被采访者的第一人

称口述为主，让人物自然呈现事实和倾诉情

感，作者一般不做主观心理分析，以此显示客

观性和原始叙述状态。在人物和结构设置方
面，其作品基本无中心人物，一些没有严格的

章节架构( 如《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
是想你，妈妈》) ，一些则有内容相对集中的
章节划分( 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
还是爱情》分为三部———第一部“死亡之
地”、第二部“活人的土地”和第三部“出人意
料的哀伤”;《锌皮娃娃兵》分为“前言”、“第
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和“后记”) 。其
文学性的表现主要体现在: 选择口述对象，整

理口述材料，以或抒情或议论等非叙事性话

语( 如作者的手记) 连缀章节、表达自身立
场。这其中，叙述苏联参加二战的女兵口述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War’s Unwomanly
Face) ，是比较早译介到中国的阿氏作品，
1985 年曾以《战争中没有女性》为书名出版
中文译本。这部经 2013 年最新修订重版的
作品告诉我们，战争由内到外———穿着、发
型、行为、性格、脾气、生理、心理等，残酷地改
变了女性。表现战争中的女兵，尤其能够表
现战争本身的残酷和反人性。“人性能够击
败非人性，仅仅就因为它是人性。”作者在该
书“创作笔记”中说“我不是在写战争，而是
在写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写战争的历史，而
是写情感的历史”。不再重复过去宣扬的东
西，而是去寻找心灵的记录，“人的心路历程
比他们经历的事件更为重要”。“她实际上
是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 政治音律的

长篇忏悔录，小人物在其中亲身讲述自己的

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大历史。”①吕宁思
在译后记中所说的这句话正是抓住了阿氏作

品的基本写作指向。
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再现现实、还原历史，

无疑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特出之处。它
给予读者以淋漓尽致的真实。而更为重要的
是，阿氏通过这些致力于揭示二战、阿富汗战
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苏联解体等影响人类
历史进程大事件的作品，力图表现这些事件

对普通人生存和生活的巨大影响。她有着鲜
明的揭露真相、还原事实的立场，以及为当代
书写、为当代立言的姿态，这就是关注“生物
的人、时代的人、人类的人”，反思战争或社
会巨变带给人类的灾难和人性扭曲，深刻表

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

思。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带有批判性地写到
有关前苏联的一些问题，但她并非单单剑指

制度或政党行为，更多的是超越于一时一事，

超越于国家、政党和地域，进入到对人、人性、
人道和人类的思考。因此，授奖词称其作品
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其意思
在于肯定其勇于直面、揭示、反思因为人为的
原因所造成的时代和人类的苦难。从这个意
义上说，阿氏的作品绝非廉价的颂歌和无节

操的娱乐，而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也是为

人类的写作。在“娱乐至死”的文化环境和
价值取向面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选择也许

是孤独的，但对于人类的未来却有着特别重

要的意义。

三

在谈到非虚构文学对于现实和历史的独

特叙述这一问题时，除了上述所言两位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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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之外，我们还不能不关注从 2010 年第 2
期开始《人民文学》杂志开设的“非虚构”新
专栏及其由此亮相的作家。这本曾发表过
《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著名报告文学的
中国旗帜性期刊，在 2010 年第 9 期上刊有编
者的这样一个“留言”———“我们希望由此探
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

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

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

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这段话一
方面点明新栏目开设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提

出了一个不仅仅局限于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

的十分宽泛的“非虚构”概念。在这“留言”
当中，小与大、微与宏、经验与关切、现实与历
史等元素尽在其中，最终落脚到“文学的书
写”，与基希当年提出的“艺术的文告”异曲
同工。“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呈现生活
原生态”是这一栏目最为醒目的三个关键
词。而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
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
事性，又成为这一栏目刊登作品的基本风格。
在个人、细节、亲历、现场等元素的作用下，实
现对原生态现实和历史的再现，以此构筑非

虚构文学有别于虚构文学的基本特性，其意

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写作既是对文
学观念进行的积极调整和拓展，也是对文学

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即将现实生活、经验的
故事和田野写作视为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渗

透的强大力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
印刷媒介面临融媒介时代受众收缩与流失困

境之时，“非虚构”已然成为主动应对的写作
形式，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现实、融入现
实、砥砺现实、反思现实的文学利器。
在《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中，

李娟、丁燕、乔叶、慕容雪村等作者脱颖而出，
奉献了诸如《冬牧场》《工厂女孩》《拆楼记》
和《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而学者兼作
家的梁鸿则无疑是其中一个最明亮的存在。

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
成就了梁鸿。因为梁鸿的《梁庄》首发于此，
并引起重要反响。在此之前，梁鸿给人们的
印象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的学者。其实，相比较那些作品等身的
非虚构作家而言，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屈指可

数，目前引起反响的仅为《中国在梁庄》和
《出梁庄记》两部，但其所引发的“非虚构”现
象却不容忽视。在这两部作品里，梁鸿不是
以宏大叙事而是以“小叙事”折射大问题，以
个人化视角诠释现实与历史、社会与人生。
这里的“小叙事”所依据的是梁鸿写作的基
本叙述策略，即舍弃“先验观念”和“主题先
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重新
“编码”，类似于“有我之境”。即“一种建立
在基本事物之上的叙述，这就是非虚构文学

的‘真实’。并不局限于物理真实本身，而试
图去呈现真实里面更细微、更深远的东西
( 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空间) 。在‘真实’的
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

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① 这种“小
叙事”的聚焦点不是社会精英和商界领袖，
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譬如留守老
人、妇女、孩子和外出打工的中青年农民工
等。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小历史”。作者
通过密植在文本中的丰富细节来实现对“小
历史”的叙述和呈现。即便是重新“编码”事
实，梁鸿也仍然秉承做“展示者”而不做“启
蒙者”的理念，在作品中融入大篇幅的被访
人的口述，如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力避以

“启蒙者”的眼光去审视和反思这一切，做一
种“平视”而非“俯视”的观察和描述。当然，
梁鸿的“展示”并非“零度介入”或“有闻必
录”，对事实的“编码”实际隐含着作家的主
体因素在其中。因为在梁鸿看来，“梁庄”以
及被遍及全国各地的梁庄打工者所延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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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鸿:《非虚构的真实》，《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



的乡村，“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我们
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

们的伦理”。因此，作者并不只是简单地回
到梁庄，记录“我的亲人”和“我的故乡”，而
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并且清
晰地揭示自己在亲历家乡巨大现实变迁时所

表现出来的或惶惑或温情或伤感或欣喜等种

种矛盾情感。
在回到“小村庄”、描述“小人物”、构筑

“小历史”的同时，梁鸿还力求以更为深邃而
广阔的视野，透视以“梁庄”为代表为象征的
中国当代乡村现实与历史的变迁，显示出人

在社会巨变面前的复杂心态———“当把一种
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
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

是什么呢? 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
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
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

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①这既是对人
心的真实描摹，也是更高层面“以人为中心”
社会发展理念的体现。在这一点上，梁鸿与
阿列克谢耶维奇有着比较多的一致性。
“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激增，标志着人类
写作活动的一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艺术虚

构写作转向现代的纪实写作。维多利亚时代
的小说写作方法已难反映当代这个繁杂快节

奏的世界了。真实生活的生动性有时超过了
虚构故事的魅力，人们变得越来越喜欢看杂

志文章，喜欢看真实的故事。”②这段话虽然
是对美国上世纪 60 年代非虚构文学作品兴
盛原因的总结，但它也再好不过地概括了非

虚构文学绵延至今成为世界文学大潮的壮

景。“喜欢看真实的故事”当然是其兴盛的

一个重要原因。由美国的诺曼·梅勒，到白
俄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再到中国的梁鸿，我们

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非虚构文学对于现实和

历史叙述的独特性。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在
再现现实真相和还原历史原貌方面，非虚构

文学拥有极大的文体优势。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时曾做过这样
的田野调查:“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
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
五百多次”，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21 世纪
初，作品不断修订完善。“它们在这里没遭
遇任何加工处理，十足地原汁原味。”在此，
仅仅是田野调查一项，强烈的现场感和原生

态就足以给予读者以强烈的真切感受和情感

冲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非虚构文学在叙
述现实和历史时候所应该具有的超越感，这

是对具体细节、事件等等的超越，最终进入到
人的终极关怀上，实现形而之下与形而之上

的完美结合。这也许是非虚构文学与历史、
新闻、社会学等相区别，使之成就为“文学”
的一个根本所在。

【作者简介】王晖，博士，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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